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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被照亮》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①

曾桂娥
（上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７２）

摘　要：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乔纳森·萨福兰·福厄的小说《一切皆被照亮》以一位美国犹太青年作家前往乌克兰

寻根的经历为线索，借助魔幻现实主义重构个体层面的家族史和社会层面的犹太集体记忆。通过探讨小说中的“后记

忆”与犹太性的关系，该小说体现了新生代犹太作家在后大屠杀时代继承创伤、延续犹太性，并以文学想象表现历史“真

相”、照亮未来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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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犹太文化身份认同是美国犹太文学中的恒久主题之一。以安齐娅·叶齐尔斯卡（Ａｎｚｉａ
Ｙｅｚｉｅｒｓｋａ）和亚伯拉罕·卡恩（ＡｂｒａｈａｍＣａｈａｎ）为代表的早期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犹太作家大多描写移
民生活和文化同化问题［１］２２８；以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等为代表的第二、三代犹太作家借助刻画文

化矛盾、代际矛盾等议题讨论犹太性，关注身份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犹太大屠杀催生了很

多“大屠杀后意识”①小说，主要关注如何应对创伤、建构身份认同。随着大屠杀幸存者们渐渐离世，被

伯格称之为“约伯的孩子们”的第二代大屠杀文学作家更多关注心理问题和神学问题，而第三代作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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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后意识”（也被称为大屠杀意识）不但表现为关注大屠杀给幸存者及其后代带来的心灵创伤，而且侧重用理性的眼光审

视后大屠杀时代如何确立文化身份。参见朴玉：《〈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对大屠杀的深层思考》，《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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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屠杀记忆的处理不再拘束，他们认为“记忆与创伤是不可避免的人类体验，努力以各种形式将大屠

杀创伤转化成历史”，并“将独特的个人体验纳入文学创作，同时向世人展现集体创伤，揭示后现代语境

下记忆的复杂性和必要性”［２］。出生于１９７７年的乔纳森·萨福兰·福厄（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ａｆｒａｎＦｏｅｒ）是一位
崭露头角的新生代美国犹太作家，作为“约伯的孙子”，他如何应对没有亲历过的犹太苦痛，将犹太性延

续下去？

福厄的处女作《一切皆被照亮》（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ｓ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２００２）①是一部充满“大屠杀后意识”的小
说，刻画了主人公建构犹太文化记忆和探寻文化身份的心路历程，体现了青年一代延续犹太性的文化自

觉。国外学界不乏对该作品的研究，罗德里格兹从伦理学角度探讨小说人物的道德选择，认为文学应该

具有道德功能，将读者转化成“见证者”［３］。弗尔探讨了后大屠杀时代受害者和施害者后代之间发展友

谊的可能性。伯格认为福厄等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对大屠杀的书写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对素未谋面

的前辈们的哀悼，这一书写方式是作家了解自己犹太身份的一种尝试［２］。柯德认为作家虽然没有亲身

经历大屠杀，但《照亮》中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虽然隐藏不见，但清晰可辨，成为“缺席的在场”［４］。国外对

该小说的解读角度较为多元，但尚无从“后记忆”角度讨论小说的犹太性的专论。

１　“后记忆”：继承创伤
玛丽安·赫希（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Ｈｉｒｓｃ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首次定义“后记忆”（ｐｏｓｔ－ｍｅｍｏｒｙ）：后记忆描

述的是后辈们与先辈们的个人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关系［５］２２；它是“一种强有力而非常特别的

记忆形式，因为它与其对象或源泉之间的关联不是通过回忆而是通过想象和创造来达成。”［６］５它一方面

由于隔代发生的缘故而有别于个人记忆，另一方面也因为有着深刻的个体关联而不同于历史［７］，是具

有时空距离特性的“替代性”回忆，对于继承和链接代际间创伤、建构犹太身份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没有亲身经历大屠杀“浩劫”（Ｓｈｏａｈ）的美国犹太人而言，他们遭受着“代际间幽灵”（ｔｒａ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ａｎｔｏｍ）②的困扰，因此“想象和创造”先辈们的创伤经历是难以避免的个人体验。福厄的
外祖父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福厄出生之前已经去世。他的遗物中有一张女人的照片，据说正是照

片中人将他从纳粹的魔掌中救了出来。福厄曾经带着这张照片前往家族的发源地乌克兰小镇查钦布洛

德寻根，但只看见了“一片彻底缺场的景象”［８］。在《照亮》中，他塑造了一个自传式同名主人公乔纳森

·萨弗兰·福厄（为了避免混淆，下文将小说中的人物称为“乔纳森”），以一种相对隐晦的手法表达代

际间创伤：“最悲惨的莫过于孩童了。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他们所拥有的、会来缠扰他们的回忆比

较少，但是他们渴望回忆的强度却不下于镇上的老人。他们的绳子甚至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由父母和

祖父母捆绕到他们身上———这些绳索没有系在任何东西上，只是从黑暗中松松垂下。”［９］３３７这些既“不

属于他们自己”又“没有系在任何东西上”的绳索象征着作为非亲历者的后代们所继承的先辈们的记

忆，而“黑暗”既意味着这种记忆的创伤性，又预示着代际间创伤记忆因其非亲历性而显得神秘莫测。

恪守犹太文化传统是许多犹太人保持其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尽管乔纳森在前往查钦布洛德途中

的旅馆里恪守犹太文化传统，不肯吃任何肉制品，在与乌克兰翻译亚历克斯交谈过程中将犹太村镇称为

“ｓｈｔｅｔｌ”③而不是“ｖｉｌｌａｇｅ”，但是仅仅在他者（亚历克斯及其祖父）面前确立犹太意识并不能完全建构其
犹太身份，因为“在过去的行为与事件和当前的经历之间，‘意识一致’及‘延续感’对于个人身份意识而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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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充满“照亮”的场景，包括村庄的人们目睹纳粹烧毁会堂，查钦布洛德的恋人们性交时照亮夜空，老妇人莉丝塔在讲述村

庄和乔纳森祖父的故事时脸上的亮光，以及大屠杀带来的彻底毁灭等。另外，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是犹太人大屠杀在英语和德语中的叫法，该词来
自希腊语，意思是用火牺牲，其中也包含了英文“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照亮）之意。有鉴于此，笔者将小说标题直译为《一切皆被照亮》，下文简
称《照亮》。本文所引的小说译文均出自杨雅婷的译本《了了》，略作修改。

这一概念由匈牙利裔法国心理学家尼古拉·亚伯拉罕（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ｂｒａｈａｍ）和玛利亚·托洛克（ＭａｒｉａＴｏｒｏｋ）共同提出，特指家族
隐秘的创伤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造成作为创伤的间接而非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参见黄丽娟、陶家俊：《生命

中不能承受之痛———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的黑人代际间创伤研究》，载《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１页。
Ｓｈｔｅｔｌ：意第绪语，专指二战前中欧或东欧地区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小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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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至关重要的。”［１０］２乔纳森对犹太传统的恪守及其流露出来的意第绪语意识和历史意识只是他当前

的犹太意识，奥格思婷所代表的“过去的行为与事件”（大屠杀记忆和家族史）则构成了乔纳森尚在寻找

的犹太人的过去，唯有找到自己和家族的过去，他才能将现在的经历与过去联系起来，形成“意识一致”

及“延续感”，治愈创伤并成功建构自己的犹太身份。

集体记忆研究的鼻祖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引发睡梦中重复出现的东西的可能是意象，也可能是

记忆［１１］７４。小说借助一些反复呈现且具有不确定性的意象来展示代际间创伤既真实又隐晦的两面性：

“我不确定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场梦，还是一个记忆，因为它真的发生过。但是在我睡着时，我看到了那

个房间，我在那里哀悼我儿子的死亡。……你们会记得有一只鸟撞穿了窗户而落在地上的时刻……它

在垂死时翅膀如何地抽搐着；……还在地板上留下了一摊血渍。”［９］４９“我记得看见母亲的后背……我也

记得那两只鸟栖踞在她的肩膀上，它们的嘴翘起来接近她的耳朵，仿佛要告诉她一个秘密似的。”［９］５１尽

管“梦中意象几乎完全脱离了社会表征系统，仅仅成为可构成各种意象组合的原材料”［１１］７４，但是梦中

“儿子的死”“垂死的鸟”和“一摊血渍”等意象明确表明，创伤跨越了代际鸿沟，以碎片式的意象组合出

现在梦中，困扰着后代。与亲历者的创伤记忆有所不同，代际间创伤记忆通过寄居在创伤者后代的心理

空间产生作用，因此在叙述者“我”看来，“它”虽然“真的发生过”，但却是“在我睡着时”，“比鸟的本身

更确切地证明了它的存在的影子”“秘密”以及“某个难以捉摸的东西”这些具有不确定性的意象进一步

表明代际间创伤记忆难以把握。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主人公乔纳森才手握一张照片走上寻根之路。

照片作为记忆的重要载体，被称为“带有记忆的镜子”［１２］。对于乔纳森而言，照片中的妇人意味着一段

与外祖父和大屠杀有关的经历和记忆，唯有找到她才能驱赶代际间创伤的幽灵，照亮家族史中模糊的一

幕，将祖辈的创伤清晰地继承下来。

了解过去主要通过象征符号、仪式研究以及史志和传记等媒介来实现［１１］４。在小说中，乔纳森跟随

老妇人来到曾经是查钦布洛德的地方，发现昔日的乌克兰小镇如今已成一片空地，唯一能够证明其存在

历史的标志只有一块以色列总理为惨遭纳粹屠戮的镇民们立下的纪念碑。官方纪念碑是官方历史的组

成部分，昭示着已经“不在场”的查钦布洛德镇的历史，但往往忽略了许多创伤个体的独特经历。个人

藏品则对历史进行了有效补充，成为构建“后记忆”的重要媒介。一位认识乔纳森的外祖父，但并非奥

格思婷的老妇人莉丝塔的个人藏品充当了个人记忆的保护者。在她的屋子里，一个房间里的东西“从

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包括好几叠衣服，以及好几千双不同尺寸和款式的鞋子。”［９］１９１他们“看不到墙

壁，因为上面贴满了相片。”［９］１９１另一个房间则满是装有各种私人物品、写着各种标记的盒子，其中包括

戒指，钞票，照片等“犹太人的东西”［９］１９７。这座“小型博物馆”展示了查钦布洛德黑暗的过去：纳粹几乎

杀光了镇上所有的犹太人，莉丝塔是唯一的幸存者，屋里的物品和照片是她从死难者那里收集而来。每

一样东西都见证、承载了一段经历和记忆，而满载着各种记忆的屋子则成了一个记忆场，一座小型大屠

杀记忆博物馆①。莉丝塔对每个盒子的主人及盒里的内容一清二楚，像博物馆讲解员一样对所有的人

和事娓娓道来，她的叙述成为乌克兰犹太大屠杀最生动的口述史，与她收藏的物品一起为后代留下了追

忆的凭据，成为犹太大屠杀的“证据，文件，证词”［９］２５０。

在小说中，“记忆”（ｍｅｍｏｒｙ）一词出现了２５次，“记住”（ｒｅｍｅｍｂｅｒ）出现了９８次，福厄对于追溯过
去的努力可见一斑。他通过刻画梦境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继承祖辈的创伤，借助照片、“大屠杀记忆博物

馆”以及老妇人的叙述建构起“后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同时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对家族史进行重

构，以“想象和创造”进一步描述后辈们与先辈们的个人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的关系，正如小说人

物迪多所说：“记忆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铭记”［９］４６，因为“记住”的过程即犹太性延续的

努力。

１４

① 笔者认为福厄擅长利用“博物馆式”写作传承记忆，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融合起来，构建文化身份。在其“９·１１小说”《剧
响、特近》中也能看到明显的博物馆写作特征。具体可参见拙文：《创伤博物馆：论〈剧响、特近〉中的创伤与记忆》，载《当代外国文学》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９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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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后记忆”：延续犹太性
何谓“犹太性”？赫伯格（ＷｉｌｌＨｅｒｂｅｒｇ）认为犹太性指“宗教和文化实体”［１３］１８３；乔国强认为犹太性

主要是犹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相关联的一种思想观念［１４］１７，是一种

核心特性、风格和集体心理［１５］３８。我们认为，犹太性是犹太文化身份的决定性因素，在后现代语境下，对

苦难的记忆／遗忘、对宗教和文化仪式的恪守／违背以及对犹太历史的宏观／微观叙事是讨论当下“犹太
性”的重要议题。因此，对与犹太性密切相关的文化记忆的建构是后记忆的核心内容。杨·阿斯曼

（ＪａｎＡｓｓｍａｎｎ）这样定义文化记忆：“每个社会和每个时期特有的可以重新使用的文本、图像和仪式，各
个社会和时期在‘维护’它们的同时，稳定和传达了自身形象，它首先是（但不仅仅是）一种关于过去的

集体共享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个群体建立了它的一致性和独特性意识。”［１６］由此可见，犹太民族

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其文化记忆基础之上的，个体只有首先建构起象征着该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记忆，

才能确立其个体种族身份。在《照亮》中，福厄通过描写苦难、想象家族史和犹太宗教文化仪式实现了

对犹太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个人化”的历史书写。

犹太民族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其文化记忆也因此深深地烙上了苦难的印记。

大多数作家将苦难视作“犹太性”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犹太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灾难感和对历史的

反思［１７］。在世界历史上，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意为“从河那边来的人”。在《照亮》中，乔纳森的

曾曾曾曾曾外祖母布洛德正是在河中诞生，随后被其养父阳可收养，这一情节标志着乔纳森家族史的开

始。由此可见，这一家族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家族谱系史，还寄寓着犹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乔纳森在

“后记忆”中重构从祖先阳可到外祖父萨福兰这七代人的家族史，体现了犹太人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

神性。“七”在希伯来文化中被独特地理解和运用为与上帝相关的神圣数字，被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宗教

色彩的神学意象［１８］。然而纵观这部家族史，不难发现它处处充斥着创伤与歧视：１７６４年“?胸大屠杀”
（乌克兰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阳可被称为“耻辱的放高利贷者”，被迫戴上彰示其罪过的算珠盘子；布

洛德因其在河中出生，且又美丽睿智而广招嫉妒，被咒骂为“肮脏的河女”和“水婴”；布洛德被疯乡绅索

非欧卡强暴；寇基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镇上的磨坊，等等。这些创伤性事件无一例外地映射出历代犹

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与痛楚。

福厄将犹太民族在历史上遭受的苦难和歧视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此质问和抨击上帝的权威以及

“特选子民”和“契约论”观念的合理性，同时还借助书写将苦难记录下来。在小说中，犹太人不断回忆

着先辈们的历史，同时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持续不断地更新和建构象征着查钦布洛德历史与生命的

文本：《祖先之书》。《祖先之书》最开始记录的是大事，例如“战争与条约、饥荒、地震、政权的开始与结

束”［９］２５４，例如犹太人在乌克兰的惨痛遭遇：“他们（乌克兰人）强暴我们的孕妇，用镰刀砍倒我们最强壮

的男人。他们殴打我们的孩童至死。他们强迫我们诅咒我们最神圣的经文……我们是否在祈祷：原谅

我们的压迫者的所作所为？或是原谅我们遭受到这样的待遇？或是原谅你的神秘莫测？”［９］２７０－２７１但后

来扩展成全镇人的家族记录，“居民们将家族记录、画像、重要文件、还有私人日记都贡献出来，……这

本书继续进行、扩张，愈来愈像生命。”［９］２５５由此，这本“生命之书”成为先辈们为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

记忆。正如书中记录的一样：犹太人有六种感官，除了触觉、味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外，还有第六种：记

忆［９］２５８。《祖先之书》不仅包括交往记忆，还包括文化记忆，并且二者互相渗透，成为犹太民族的集体记

忆。在这种情况下，该书记录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真相”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犹太性”在这种集体

记忆中得以延续。

作为犹太人的一种周期性文化标志，犹太节期分散在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借助它的反复呈现在犹

太人的心理深层潜移默化地巩固犹太人的民族意识［１９］６３。在小说中，节期这一文化仪式是犹太文化记

忆在小说文本中的又一种表现方式，也是“后记忆”的深刻内容之一。纳粹在象征着犹太民族文化记忆

的查钦节那天来到镇上，将得知音讯却依然如往常一样庆祝节日的犹太人屠杀殆尽。镇上的犹太人用

实际行动证明：异族的侵略并不能征服他们的民族意识，虽然大屠杀毁灭了查钦布洛德犹太人的肉体，

却永远无法磨灭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也无法阻止犹太人借助节期这一仪式传承民族文化记忆。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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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以回忆、记录和节期等文化仪式进行记忆的过程中，犹太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记忆的民族”。

对于犹太人来说，“记忆之真切不下于针刺的感觉，不下于它银色的光芒，或是它在手指上刺出的鲜血

的味道。犹太人被针刺到，就会记起其他的针。只有借着记忆，从这次针刺追溯到其他的针刺，犹太人

才能够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痛。”［９］２５８“针刺的感觉”隐喻痛苦的经历，“追溯其他的针刺”则意味着从痛苦

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善于从历史经历，特别是痛苦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遗

产是犹太文化的一大特征［２０］。正如小说所言：“而若我们要为更美好的将来奋斗，难道我们不必熟悉自

己的过去，并与它达成和解吗？”［９］２７５犹太民族正是在与过去和解的过程中不断巩固民族意识并逐渐成

长，一步步走向未来。

对于“犹太性”的成因，虞建华认为它首先是传统性和现代性撞击的产物，是一种互相排斥的结

合［１７］。在后现代语境下，一切传统思想的权威性和经典性都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和批判，犹太传统也不

例外。乔纳森在小说文本中呈现的犹太性是犹太传统与现代性互相撞击的产物，这主要体现在上帝与

宗教在大屠杀这一人道主义灾难面前的苍白无力。大屠杀的成因并不是偶然的，它与现代性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指出：“大屠杀不仅仅神秘地避免了与现代性的社会规范和制度

的冲突。也正是这些规范和制度才使得大屠杀有发生的可能。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核心本质的成就，

就不会有大屠杀……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２１］１１８－５１

在当前这个并不神圣的时代，现代性的发展为大屠杀的再次发生创造了可能，这正是乔纳森在小说文本

中逐渐弱化上帝与宗教的力量，转而强调犹太民族自立性的原因之一。值得警惕的是，反犹主义并未随

着纳粹政权的垮台而销声匿迹，近年来在欧洲甚至有沉渣泛起的迹象。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将记忆、书

写以及痛定思痛作为延续犹太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意在以史为鉴，为犹太民族敲响警钟，警惕反犹主义

死灰复燃和大屠杀的重演。

３　书写记忆：“照亮”历史和未来
在历史上，犹太人在乌克兰经历过三次严重创伤。１９世纪末，犹太人曾遭遇几次屠杀，许多无辜的

犹太人失去性命。１９１７年乌克兰与俄罗斯之战期间和战后，１０万犹太人遭到屠杀。二战期间，约１０万
犹太人在基辅附近的巴比雅被乌克兰人和纳粹集体杀害。甚至在二战结束后，乌克兰还发生过数次反

犹主义事件［２２］。如何表征犹太人在乌克兰的惨痛历史尤其是犹太大屠杀事件是犹太作家不懈追求的

目标。这场浩劫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为“犹太身份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难以想象的”［２３］，历史学家

和作家都面临着表征危机①。面对这一危机，福厄也有自己的困惑：“我想知道，难道大屠杀真的难以想

象吗？什么是‘真相’，一个人对一个故事‘真相’的责任又是什么？想象的准确性能够代替历史的准确

性吗？想象力能够代替眼睛见证大屠杀吗？”［８］但对于未亲历者而言，“想象”一种“真相”正是延续祖

辈记忆、稳固和发展犹太文化的手段之一。在表征“不可想象的”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时，父辈和祖父

辈的记忆是新生代犹太作家的创作素材，但他们并非为了表征而表征，而是肩负着更重要的民族责任：

书写记忆、延续犹太文化。

阿伦斯（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Ａａｒｏｎｓ）认为：“无论多么无意识，个人最终不能与使他／她魂牵梦萦的历史或文化
语境相分离。”［２４］９身为犹太人的后代，福厄对种族身份的建构无疑不能脱离犹太文化记忆，也不能绕开

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中最惨痛的民族灾难：大屠杀。迈克尔斯（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ｓ）认为，在后大屠杀时
代界定犹太性的标准并非血统或宗教，而是直接或间接经历大屠杀并认同其为犹太民族历史的一部

分［２５］１９０。伯格也认为“‘大屠杀’是犹太身份的关键”［２６］９。然而，对于福厄而言，大屠杀与他生活的时

３４

① 讨论表征危机的专著包括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ｏｎａｌｓ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Ｇｌｅｊｚ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ＤｏｍｉｎｉｃｋＬａＣａｐｒａ，Ｗｒｉ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ｒａｕｍａ（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ＭＤ：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Ｐ，２００１）；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ｏｔｈｂｅｒｇ，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Ｈｉｒｓｃｈ，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ｍｅｍｏ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
ｌｕｍｂｉａＵＰ，２０１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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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国家有着明显的时空距离，唯有走上寻根之路并以文学想象方式间接经历大屠杀，他才能够建立起

自己与大屠杀的联系。

新生代犹太作家面临的巨大难题之一是以什么样的创作手法进行文学想象、表征大屠杀。阿多诺

曾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作为新生代的福厄挑战了这一说法，试图以幽默来呈现祖辈创伤。

他曾经在访谈中说：“大屠杀将一个真实的道德难题摆在作家面前：作家能用幽默的手法展示这一历史

事件吗？”［８］他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在小说中，作家时常打乱叙事的时间顺序，将查钦布洛

德犹太人的集体活动与未来的时空并置，从而营造一种未来意识，并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呈现犹太民族的

强大生命力：“从太空中，航天员可以看到人们做爱，那是性交的光辉，历经好几个世代，才像蜂蜜般地

流过黑暗，到达航天员的眼里。”［９］１２３“当他将一道交合之光释放到宇宙中（那道光如此强烈，倘若能被

驾驭、运用，而不是被放送出去、白白浪费掉的话，德国人可是连一点胜算也没有）。”［９］３３５，性交产生的

光辉象征着强大生命力，又代表着希望和未来，航天员则见证了犹太民族未来的生命力和希望。在重构

家族历史这一叙事主线中，乔纳森也认为“幽默是真实地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的唯一方式”［９］６８。他尽

情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以一种幽默滑稽的方式展示查钦布洛德镇民们的生活和创伤，“?胸大屠杀”和

“撕衣大屠杀”等将创伤幽默化的表现方式不时地出现在文本之中。

然而，在家族寻根过程中见证的残酷让乔纳森否定了“幽默”方式。老妇人莉丝塔的大屠杀记忆博

物馆及其结合亲身经历叙述的大屠杀回忆让乔纳森充分认识到犹太大屠杀的残酷无情，在看到祖父母

的结婚照后，他的手不停颤抖，遭遇了书写危机：“一方面他似乎想要在日记里写下每一件事，写下发生

的情况的每个字。但是另一方面他连一个字也拒绝写。他打开日记，又合上它，打开它又合上它，而它

看起来仿佛想要从他手中飞走。”［９］２００见证过去的迫切渴望和创伤的无法言说性在乔纳森的内心深处产

生了激烈冲突，最终让他意识到：“我曾经以为幽默是唯一的方式，用来了解这个世界有多美好和可怕，

并且颂扬生命的伟大……可是我现在认为正好相反，幽默是从美好和可怕的世界退缩的一种方

式。”［９］２０５对于时年２０多岁的年轻作家而言，认识到大屠杀的严酷性、拒绝幽默表达的过程体现了年轻
一代对于历史创伤的态度转变，继承创伤、正视历史才是青年一代应该承担起的历史责任。正如小说人

物莉丝塔所言：“那（大屠杀）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东西。它只是事实。在那之后，根本没有想象的可

能。”［９］２４４大屠杀拒绝、扼杀想象力，使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都望而却步。在福厄看来，小说的两条叙事

主线分别代表自己心中的两种不同声音，一种声音希望将大屠杀真实地叙述出来，另一种声音则希望在

想象中见证大屠杀：“通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我试着展示自己当初想象这部作品时所经历的分

歧。我试图使它们逐渐向彼此靠拢，以此弥合分歧，或者说，治愈创伤。”［８］

在面对历史灾难和个体创伤时，受害者及其后代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是否能够原谅施害者及其

后代。在小说中，亚历克斯的祖父具有反犹心态，称乔纳森为“那个犹太人”，并且曾经目睹一个犹太女

性被德国人凌辱却无动于衷，“所有的基督教徒都从窗子里看着……他们全都把脸转开，藏了起来。”祖

父的解释是“如果他们救了她，他们自己和家人都会被杀掉”［９］２４３。在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中，亚历克斯

的祖父指认自己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造成对方的死亡。并且小说暗示亚历克斯的祖父并非乌克兰人，

而是一个仇恨自我的犹太人。亚历克斯最终认识到自己祖父的犹太身份，并开始认为自己既是犹太人，

也是犹太人的杀人凶手。尽管如此，亚历克斯请求乔纳森原谅祖父和自己，“他是个好人，活在一个坏

时代里”，“我恳求你原谅我们，并且让我们比我们实际上的更好。让我们成为好人。”［９］１８９福厄在书写

有关大屠杀的记忆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犹太人自我残杀以及受害者是否“原谅”施害者的问题，但他

巧妙地借助小说主人公乔纳森的沉默拒绝给出明确答案，只是在小说最后用亚历克斯的祖父的遗言告

诉读者：有罪者因为愧疚而自杀，并且告诫后者：“好好过活，让自己能够永远实话实说”；希望后辈能够

坚强，“懂得良善，永远不要知道邪恶，永远不要知道战争。”［９］３５９－３６０借助文学想象，福厄一方面暗示“敌

友”和解的不可能性，同时也揭示了在后大屠杀时代犹太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在后现代语境中，犹太身份认同直接建立在大屠杀记忆或后记忆的基础上。因此，在美国犹太文学

作品中，美国犹太群体大多将大屠杀记忆当作定义犹太身份的核心要素。在创作构思上，福厄承袭了美

４４



第１８卷 曾桂娥：论《一切皆被照亮》中的“后记忆”与犹太性

国犹太文学的这一传统。巴迪克在《犹太裔美国人文学想象中的大屠杀》一文中很好地诠释了福厄所

代表的那个从未经历大屠杀、业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并饱受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困扰的美国新生代犹太

作家的情况：大屠杀以一种难以言表的创伤意识的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想象中与大屠杀

产生联系成为确立犹太身份的关键［２７］２１２－２３０。在相隔一代的情况下，美国新生代犹太作家以“后记忆”

这一特殊的想象方式传承祖父辈的大屠杀回忆，意味着这一创伤性记忆所界定的犹太性的延续。作者

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加入了法国著名犹太哲人阿兰·芬凯尔克劳特（ＡｌａｉｎＦｉｎｋｉｅｌｋｒａｕｔ）所提出的“想象的
犹太人”①的行列。他探索自己的家族史和犹太身份，并以“后记忆”这一方式撰写家族史、见证大屠杀

即意味着其熟悉、理解本民族的过去，并与之达成了和解。“照亮”（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预示着作者努力凭借文
学叙事打破代表犹太民族历史创伤的黑暗，照亮犹太民族的过去以及自己的犹太身份，同时也点亮犹太

民族的希望。

４　结语
马拉默德有句名言：“所有人都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１７］人类社会已经步入２１世纪，

犹太大屠杀事件距今已有７０余年。越来越多大屠杀幸存者的离世意味着后代聆听幸存者证词的机会
越来越少。那么，犹太民族所面临的迫切而严肃的问题是：应该以何种方式记忆这一历史事件，才能保

证其独特、客观的历史价值不受当今意识形态的影响？应该如何应对和把握，才不至于“唾手送给希特

勒又一次死后的胜利”？［２８］作为犹太寻根的“大屠杀后意识”小说，《照亮》积极在后大屠杀时代建构对

大屠杀和家族史的“后记忆”，并借以打破后记忆叙事主体与真实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鸿沟。小说触及

了当下极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与真实性。在海登·怀特看来，人不可能找到

“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

过的“历史”［２９］。这样历史就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有多种阐释的开放性话语，人们只根据自己的价值

观和立场选择被阐释过的“历史”，这样的选择往往不具备认识论意义，只具备道德或审美意义。福厄

在《照亮》中以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和基于“后记忆”的历史叙事实践了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打破了旧

历史主义决定论的保守史观，克服了难以摆脱的历史“绝对真实”的哲学概念，成功地将历史事件与文

学想象融为一体，从文学维度进行历史思考。据此，福厄跻身于后“９·１１”作家的行列，在书写创伤的
同时“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３０］，将民族文化心理和身份认同等议题纳

入后“９·１１”时代美国小说的文学想象和历史书写之中，体现了新世纪美国文学浓郁的批判意识和深
厚的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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